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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铁血湘西》专辑　主持人：河北大学刘起林教授

［主持人语］湖南辰溪籍作家邓宏顺功底深厚、创作勤奋，是一位具有丰富文学实绩的作家。在其３０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在《收获》《当代》《中国作家》等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５０余部、短篇小说和
散文１００余篇。作品屡获《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并在湖南、北京、上海
等地多次获奖。其长篇小说《红魂灵》《贫富天平》和《天堂内外》，以对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深

切忧思震撼人心。２０１５年，邓宏顺创作出版了６８万字的长篇新作《铁血湘西》，笔力雄健地展开了现代湘
西几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生活画卷。作品出版后深受好评，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
度评选的网络投票中获得第一名，２０１６年４月被评为“２０１５年湖南省十大优秀图书”。本期“湖南作家作
品研究·《铁血湘西》专辑”，特邀刘起林、岳凯华、罗宗宇、周会凌等四位省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从

不同角度深入解读和阐释《铁血湘西》，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这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研究。

《铁血湘西》：“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

刘起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文学湘西”存在三种审美境界，即诗意自然的湘西、风土民俗的湘西和乱世铁血的湘西。邓
宏顺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围绕土匪张玉琳“玩枪”“拖队伍”和中共地下党陈策搞武装建立“湘西纵队”两条线索，正面开掘

“铁血湘西”的审美资源，展开了现代湘西乱世中的乱局与险象，具有鲜明的“文学地方志”特性。作品显示出一种以历史大

势为框架展开和判断乱世人生的“正史”气象，但也存在以事带人而影响人物典型化、历史味重而人文气息略有欠缺的局限。

［关键词］“文学湘西”；《铁血湘西》；乱世历史；“正史”形态；文学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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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起林（１９６３－），男，湖南祁阳人，河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１１７期）

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ｆｌａｖｏｒ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ｅｓｔＨｕｎａｎ”；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ＩｒｏｎＷｅｓｔＨｕｎ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ａｏ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ｏｒｍ；ｌｉｔｅ
ｒａｒｙ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湖南著名作家邓宏顺以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取胜，具有丰富的创作实绩。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创

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红魂灵》《贫富天平》和《天堂

内外》属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邓宏顺审美视野

是当代中国，关注焦点是那些在政治体制中带有全

局性和根本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又具有严重性

和紧迫性的重大问题，实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政治文

化遗产的发掘与清理，审美境界体现出内涵之实、

立意之高和态度之诚有机统一的特征。《红魂灵》

在革命文化本位和建设文化本位两个历史时期鲜

明对比的意义格局中，深刻地剖析了落后于时代的

“红魂灵”所存在的局限性、悲剧性和危害性。《贫

富天平》从“贫富天平”这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

立命之本出发，探讨了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官员所应

该具有的从政立足点和人格品质，以及这种立场与

品质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天堂

内外》以当代中国“６０年”为背景描写当下社会“３０
年”的农民命运，生活图景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极为

本色真实，深刻而动情地揭示了社会高速发展却人

欲膨胀、失范无序的时代环境带给农民这一弱势群

体的生存困境与心灵悲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

以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由政治眼光、底层意

识和思想高度所共同熔铸成的审美力量。

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则将艺术的笔触深入到

了湘西大地的现代历史风云之中，开启了邓宏顺小

说创作的新视野和新境界，即从过去提炼生活、“以

论为主”的境界，进入到了一个将史料发掘和思想

眼光相结合的、“以史为主”的审美新境界。这部作

品堪称是一部以“乱世湘西”为审美对象的、“正

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一

《铁血湘西》的审美境界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

值得称道与重视的特征：

首先，从整体意蕴建构的角度看，《铁血湘西》

显示出一种为“小地方”建构“大叙事”的审美大格

局和创作大气象。

《铁血湘西》以湘西乱世中的乱局和险象为中

心，根本艺术意图显然是要为现代辰溪这个“小重

庆”写一部史传甚至史诗性的作品。作品的故事情

节实际上存在两条线索：一是陈策等共产党人搞地

下武装，二是张玉琳玩枪拖队伍。情节的演变发展

则存在两个关节点：作品的前两部以陈策搞地下武

装的成果遭到破坏、陈策本人被抓和被营救为关节

点，后两部以张玉琳打开汉阳兵工厂抢枪为关节

点。以这样的基本框架为中心，作者对现代湘西千

头万绪的历史矛盾和层出不穷的大小事件，既全面

展开而又条分缕析，从而层次丰富、枝叶纷披却散

而不乱地建构起了文本的基本意义框架。以此为

基础，作者一方面由“乱世湘西”这一历史时空向外

拓展，充分揭示种种地方志性质的事件与外有日寇

入侵、内有国共党争的时代风云之间的复杂关联，

另一方面又将他了若指掌的湘西人文地理、风俗民

情，巧妙地编织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于是，作

品的情节发展步步推进、渐入佳境，辰溪那战乱时

期“小重庆”性质的历史生活景观，就得到了丰富有

力的表现。在对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作者还表

现出一种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的艺术笔法和大开大

合、举重若轻的艺术气度。

其次，从社会历史认知的角度看，《铁血湘西》

表现出一种既充分展开历史矛盾和人物性格的复

杂性，又深刻有力地揭示历史大势的“正史”姿态。

不管是对张玉琳玩枪拖队伍，还是对陈策搞武

装建立“湘西纵队”，《铁血湘西》都坚持原原本本

地“从头讲起”，其中所遵循的根本叙事原则，就是

“以史为本”。同时，作者又以玩枪拖队伍是报仇雪

恨，建立强权还是抗日救国，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

国民党走，来作为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的基

点。这两方面的特征相结合，作品就明显地体现出

一种在开放的历史视野中认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

观的“正史”立场。作品中内容坚实、视野广阔的描

写，则有力地支撑了这种价值立场。地方士绅形象

的描写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从国民党任命湖

大校长引起学潮，到向绍轩辞去桃源中学校长民众

留恋，这种种精彩的描写既充分展示了历史矛盾的

尖锐性与复杂性，又有力地体现了历史乱局中的人

心向背。大湘西“遍地枪炮”中形形色色的队伍在

国共之间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最终结局，也

充分体现出历史大势不可悖逆的客观规律。众多

的相关描写，使《铁血湘西》既超越了传统“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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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的审美视野，又清晰地表现出一种中国当

代“正史”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姿态。

再次，从世道人生理解的角度看，《铁血湘西》

表现出一种将社会历史道路与个体人生道路纳入

同一视野审视，进而以历史大势为框架判断乱世人

生的思想眼光。

张玉琳从小热衷于玩枪拖队伍，结果却总是事

与愿违，心怀壮志而难以大显身手，其中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他始终深陷个人复仇和杀人做强者的阴

影中难以自拔。张中宁不愿在家乡结怨，只愿“在

天上布云下雨”，对老师陈策始终心怀感恩，这表明

他的个人品格其实并不差，而且，他也有过奋起抗

击外敌入侵的壮举。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明知历

史大势所趋，张中宁却陷入功名利禄和个人名节的

误区中难以自拔，自取其辱的人生结局也就在所难

免了。作者通过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试图证明：

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个体的人生问题和社会的政

治走势密不可分，而且，为个人利益而拖枪杀人、呼

风唤雨的英雄好汉，只能是黑夜的小星星。正因为

作者坚持从历史大势的高度审视个体人生，《铁血

湘西》的人生价值判断就显示出深度和力度兼具的

思想特征。

第四，从地方历史文化发掘的角度看，《铁血湘

西》充分展现了现代湘西人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精神

特质。

作者虽然随处点染和勾勒了大湘西的自然山

水、地理风物，也描述了诸如放蛊、赶尸之类的诡异

民俗，但《铁血湘西》对于湘西人地方特质的揭示，

主要是依靠再现当地的乱世生态来实现的。每有

强悍之徒玩枪拖队伍，本地人就纷纷参加；土匪每

到一处就杀人放火，将之视为家常便饭；土匪之间，

其实是本地人之间，时常地相互争夺、报复和残杀；

乱世中充满着灾难和险象，普通百姓则只能忍受宰

割或铤而走险。凡此种种，深刻而饱满地展示了地

方势力各霸一方、底层百姓备受摧残的独特历史景

观，从而客观而忠实地解答了现代湘西为何充满着

“铁血”气息的问题。

二

《铁血湘西》的审美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创作性质的角度看，《铁血湘西》属于

“文学地方志”性质的历史题材创作。

新世纪以来，以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料、“地

方志”文献为基础的创作涌现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

果，其中大致表现出以下几种审美路径：第一种路

径是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之类的

“非虚构写作”，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功夫令人叹

服，以史料的丰瞻和内涵的深广取胜，但从另一方

面看，这种“非虚构写作”实际上就是没有将历史文

献的真实转化成以“艺术境界”为核心的“艺术真

实”。第二种路径可以红柯《西去的骑手》为例，这

部作品着意于发掘历史生态中蕴藏的某种精神特

质，具体说来着意渲染西部历史中的血性精神，因

此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文本审美境界实际

上是精神感染力大于历史认知意义。第三种路径

可以阎连科的《炸裂志》为代表，阎连科在创作这部

小说时虽然也号称要建构一种文学性质的“地方

志”，但《炸裂志》实际上是一种“新历史主义”性质

的象征、寓言化叙事。学术界曾出现过关于《炸裂

志》存在“概念化”倾向的争论，根源就在于这部作

品缺乏具有生活根基的意蕴层次感。和这些作品

的审美路径相比较，《铁血湘西》在创作中所坚持

的，其实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叙事原

则，所追求的其实是历史再现、“诗”“史”融合的价

值目标。所以，《铁血湘西》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文学

性质的创作，作品所建构的是一种“文学地方志”性

质的审美境界。

其次，从文本具体内涵的角度看，《铁血湘西》

有力地丰富和深化了“文学湘西”的意蕴格局。

以沈从文的众多经典作品为源头和代表，“文

学湘西”的审美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源远流

长。总体看来，建构“文学湘西”存在三种审美境

界：一是诗意自然的湘西，二是风土民俗的湘西，三

是乱世铁血的湘西。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三种审美境界的建构

都有丰硕的成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孙健忠的
《醉乡》和《甜甜的刺莓》、蔡测海的《远去的伐木

声》、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等获得过全国性大奖

的作品，充分表现了折射着时代气息的湘西地域生

态的独特诗意。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思
潮中，孙健忠的《死街》和蔡测海的《母船》等作品，

着力于建构一种神秘、诡异、近似于湘西神巫文化

的审美境界，其中充分体现出湘西民俗文化的精神

独特性。不过，当代文学史上的湘西题材写作，实

际上还有一类社会影响广泛却往往被学术界所忽

视的作品。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作家张行所创作的
长篇小说《武陵山下》，到新时期之初著名小说家水

运宪所创作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再到新世纪

之初黄晖所创作的电视剧《血色湘西》，这些作品都

以传奇化的叙事，来表现具有“铁血湘西”性质的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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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境界，也形成了一种具有贯穿性的文学作品系

列。应当说，这三种审美境界合起来，才是“文学湘

西”独特艺术景观的全部内容。

新世纪以来，“文学湘西”的审美建构出现了相

当丰富的成果，但总体看来，向本贵众多的作品和

邓宏顺的《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等前期

作品，皆处于全国性视野的“农村题材”的审美范畴

之中，“文学湘西”的特色并不鲜明。自然生态层面

的“诗意湘西”境界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也显得较

为薄弱，最著名的当属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

那种舒缓温馨的境界与其说是缘于民间良俗，不如

说是缘于天人合一的湘西自然生命形态。对于“民

俗湘西”资源的艺术开掘则成果丰硕、引人注目，

《湘西秘史》《?军之城》《巫师简史》等广受关注的

作品，都以湘西传统的生存样式及其历史演变为审

美重心，着力建构着“民俗湘西”的意义境界。

从这样的文学发展格局中来看，《铁血湘西》实

际上是一部通过全景性叙事、全方位呈现，来“正面

强攻”“铁血湘西”审美资源的作品。这部作品的

审美重心很明显是现代湘西乱世中的乱局与险象，

它虽然也表现了“自然湘西”和“民俗湘西”范畴的

审美内涵，但相关描写被限定在展现湘西乱世历史

景观的意义框架之中，是为建构“铁血湘西”的审美

境界服务的。

展现“铁血湘西”范畴的审美资源，也可以形成

多种意义格局。如果作者以湘西人在铁血生涯中

所表现的血性与强悍为艺术聚焦点，所建构的就是

一种历史为表、文化为里的“民俗湘西”的意义格

局；如果作者只展现“湘西纵队”的形成历程而撇开

张玉琳玩枪拖队伍的线索，则是一种典型的“红色

题材”的创作思路；如果作者围绕张玉琳抢枪导致

湘西“遍地枪炮”的局面和共产党的剿匪过程来展

开故事情节，那么作品就不可能摆脱叙事的传奇性

特征。《铁血湘西》将两条线索同时展开，坚持一种

对历史进程原原本本地“从头道来”的叙事原则，作

品的“文学地方志”品格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再次，从审美文化倾向的角度看，《铁血湘西》

成功地提供了一种视界开阔、意蕴深广而切实可靠

的“中国经验”。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界大力提倡展现“中国故事

与中国经验”，众多的作家则热衷于发掘边缘性的

题材与文化资源，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表面上看良

性互动、相互呼应的关系。令人遗憾之处在于，许

多作品属于鲁迅所说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１］的创作，主观化、意象化的审美境界所

呈现的，甚至往往是各种边缘地区的伪民俗、假信

息，所以，相关作品虽然显示出一定的文学才情，但

缺乏真正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铁血湘西》所显

示的，则是一种文献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境界。

从审美文化的高度看，这种艺术选择是值得充分肯

定的。

三

《铁血湘西》虽然坚持“诗”“史”融合的艺术努

力方向，但总的看来，这部作品尚属“地方志”“史

传”性质的审美境界，并未达到“史诗”的艺术高

度。其中的关键性局限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品

的叙事格局属于以事带人的性质，虽然众多人物形

象的性格特征都描述得生动而鲜明，但重头人物的

形象未曾处于文本意义建构的核心位置，也未曾真

正达到“典型人物”的艺术高度；二是作者对历史内

涵的挖掘与呈现重于对人的灵魂的理解与感悟，文

本审美境界显得历史味重、精神和人文气息却相对

薄弱。

在《铁血湘西》两个具有贯穿性的核心人物之

中，张玉琳的形象无疑比陈策的形象塑造得更为成

功，而且就其性格内涵来看最有可能成为独特的艺

术典型。但在文本意义具体展开的过程中，作者是

把张玉琳放在历史的大变局中，作为“局中之棋”来

看待的，他的许多行为抉择也都被纳入社会历史性

的判断中来表现，对于张玉琳身上原本存在的、在

人生迷宫与困局中的精神矛盾和心理痛苦，作者却

未曾更充分而正面地展开。这样一来，文本审美境

界的底蕴就显得过于清晰，审美意味的多元性则必

然地存在欠缺。也就是说，《铁血湘西》对于乱世人

生的困苦与艰难这生命层面的内涵，表现得有欠丰

厚、也不够震撼人心。

所以，如何在建构历史大格局的同时又有力地突

出人物形象的地位，如何在展现历史深广度的同时又

显示深厚的人文底蕴，从而在形成叙事完整性的同时

又大幅度地拓展文本的艺术张力，从而建构起一种极

具审美难度的“史诗”性艺术境界，就成为邓宏顺在同

类题材创作中所面临的更崇高的艺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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